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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锦在丝路上的传播
□ 王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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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10 月 26 日，中日尼雅遗址联合调查组在对尼雅遗址
一号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时，连续清理了一批古墓，其中规格最
高的是两个相邻的夫妻合葬墓（经有关专家研究判断为两代精绝
国王和王后的合葬墓）。揭棺时，考古队员们被眼前出现的景象惊
呆了，丰富而耀眼的随葬品，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墓主人衣衾
织锦之豪华，随葬品之多，规格之高，保存之完好，在新疆乃至世
界考古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墓中发掘出 20 多件鲜艳如新的高
级织锦，有“安乐如意长寿无极”“延年益寿长葆子孙”“世母极锦
宜二亲传子孙”“长乐明光”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件织锦，具
有极高的工艺水平和历史文化价值，一件是“王后合昏（婚）千秋
万岁宜子孙”锦，它是覆盖在N3号墓主人身上的华丽锦衾；另一
件是N8号墓中男主人右臂上部发现的一块织有“五星出东方利
中国”铭文的锦质护膊，同墓中另一块相同图案和面料的织锦，上
有铭文“讨南羌”，合起来是一组完整的铭文：“五星出东方利中
国讨南羌”，均为经二重平纹经锦，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由新疆
文物考古研究所著名的文物考古专家于志勇所长亲自主持发掘
的这一重大成果，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称为中国二十世纪
最伟大的考古发现。

对上述两件织锦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诡秘的图案、历史社会
背景、工艺技术特征，专家和网民们有种种解读，一时成为国内外
关注的一个热点。这两个汉锦被国内权威专家判定为产自四川的
蜀锦，是两件国宝级文物，年代在汉末三国时期。“王侯合昏（婚）”
的“王”应当指刘备，建安 24年，称“汉中王”，侯是指张飞，封新亭
侯。刘备儿子刘禅娶张飞之女为太子妃，以后升为皇后，可不幸在
广都（今华阳）病殁。张飞次女续嫁刘禅。刘张是结义兄弟，又是儿
女亲家，“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织锦铭文，反映了这一史实。
丝路上出土的“王侯”锦比较多，花色不尽相同，上述尼雅出土的那
一件，工艺与艺术水平最高。

在丝绸之路出土或传世的吐鲁番、敦煌文书中，有相当数量关
于丝绸的记载，也有不少殉葬的丝织品名录（葬衣物疏），在吐鲁番
文书中，有“梓州小练”“益州半臂”等来自川蜀的丝绸制品在市场
销售与价格等信息记录，“梓州小练”“益州半臂”标注了上、中、下
三等价格。我们在敦煌博物馆看到的伯希和文书（编号 P3644）上
面有一段相当于店招式的千年蜀锦广告，开头就是“西川织成锦”，
如：“西川织成锦、红川锦、软锦、紫锦、天马绫、踏山立豹绫、竖角犀
牛绫、彭山绫、河北道大官复袄子、段绫、大白绫、皂绫、皂绢、白生
绢、四十尺红绫、百花绫、白练绣线绫、皂绫绣汗绮、金线绣袄子、红
绮袄子、碧绮袄子乞。铺上新铺货，要者相问不须过。”在丝绸之路
上这类招徕顾客之广告，颇具代表性，大意是本店新到了一批川蜀
等地的蜀锦丝绸制品，不要错过机会，赶快来买呀！敦煌文书上这
段文字记载提到了来自西川的织成锦、红川锦、彭山绫等，罗列的
丝绸及服饰品名较多，反映出丝绸作为一种主要的商品，在丝绸之
路上流通和贸易的盛况，而产自川蜀的蜀锦和丝绸制品占有主导
的地位。其中列出的“红川锦”，是红色调的川蜀织锦，红色是蜀锦
常用的主色调，代表吉利和喜庆之色，最为著名，史称“蜀红锦”，唐
诗中有自古“蜀中绯色天下重”“蜀船红锦重”等描述。

在丝绸之路沿线从事丝绸贩运和贸易，传播丝绸文化的民族
比较多，如回鹘人、匈奴人、鲜卑人、粟特人、突厥人、吐蕃人、吐浴
晖人、斯基泰人、汉人等，尤以粟特人最擅长经商，店铺多，生意很
红火，甚至办厂生产，被誉为东方的“犹太”。

北方丝绸之路开通以来，在汉唐时期，川蜀的蜀锦丝绸制品就
大量地、源源不断地输往西域地区，从中亚、西亚，直至中近东和地
中海沿岸各国，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无法估量的巨大贡献。我们要追回那段不应忘却的
历史记忆，重现昔日蜀锦丝绸文化的光辉。有道是：大漠深处埋锦
绣，千载沧桑色依旧。一朝出土重现世，惊艳人间好风流。

习近平主席发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倡议，引起世界的高度关注和丝路沿线各国的积极响应，建
设互利互惠的经济合作关系，建设互联互通的命运共同体，得到越
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和参与。古老而神奇的丝绸之路，必将焕发出更
加灿烂的光辉。

（作者系四川省嫘祖蜀锦蜀绣研究开发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

1950年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对丝路沿线的重要节点
开展了一系列普查和考古发掘工作。先后对和田民丰县尼雅遗
址、吐鲁番、罗布泊、楼兰罗布淖尔古墓、两河遗址、鄯善、高昌、
碎叶城等多地区开展了多批次考察和考古发掘，取得了诸多重要
成果。从 1959年到 1999年的四十年间，仅对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古
墓发掘，就约有 450 座，出土各类丝织品逾千件，有绫、绮、纱罗、
印花品、少量的绣品与编织品，其中最高级的锦类制品数以百计，
这些文物的时代跨度约五百多年。据主持这批文物分析研究的武
敏先生考证，这些织锦是运用彩色经线显花的“经锦”，主要产自
成都地区。1983年 9月在杭州举办的首届中国丝绸史学术研讨会
上，我看到了武敏先生在会上发表的论文《吐鲁番出土蜀锦研
究》，才进一步了解到丝路上出土的蜀锦文物及其研究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

近百年来，在丝路上发掘出土的织锦是墓主人生前喜爱之物，
死后用作陪葬，包括锦袍、锦裙、锦衾、锦枕、锦鞋、锦袜、锦囊、箭
袋、衣料、 面。在北方丝绸之路沿线出土丝绸文物最多、最具代表
性的遗址有三处，即新疆民丰县的尼雅遗址、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哈
拉一卓古墓群遗址、青海都兰的热水古墓群遗址。年代自汉—三国
—魏晋南北朝—隋唐至五代十国时期，这是丝绸之路繁荣兴旺的
时期，在唐代丝绸蜀锦生产遍及川中各主要州县，其制造规模与技
艺达到新高峰，唐代中国外输的织锦几乎全是蜀锦。

2014年 9月，得到四川经济日报社和成都博物院的支持，“丝
绸之路蜀锦文化专家考察组”一行五人踏上了去新疆丝路的寻踪
之旅。参观走访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
所、吐鲁番博物馆、敦煌莫高窟等单位。在新疆博物馆，考察组一行
参观了文物库的蜀锦文物，如出自双流唐代景云元年(公元710年)
的黄地“联珠龙纹绮”，参观了该馆收藏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经
锦复制品(该锦按国家文物局规定由苏州丝绸博物馆负责复制两
件，一件存新疆博物馆，一件存北京国家博物馆)，原件收藏在新疆
文物考古研究所，列为国务院规定的我国首批不准出境展出和交
流的64件国宝文物榜首。新疆博物馆馆长侯世新安排我们拜访了
我国丝绸文物考古的泰斗武敏先生。此时，武敏先生已85岁高龄，
她每天上午还要到博物馆从事半天研究工作。她说，文物分析研究
是一项十分细致缓慢的工作，新疆出土这么多丰富而珍贵的古代
丝绸制品，虽然带了研究生，仍觉得人手不足、力不从心。她热情地
询问起四川有关蜀锦研究的情况，以及有关成都发掘出土的老官
山汉墓织锦机模型和丁桥织机等经锦织机的情况，这些情况与新
疆丝路上出土的古蜀经锦相印证，互为补充，珠联璧合。成都传世
的多综多蹑丁桥织机，以及成都老官山西汉墓织锦机模型的发掘
出土和提花密码破解的复原研究，有力地证明这两种汉锦织机都
属于当时比较流行的多综提花经锦织机，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高
的丝织提花技术水平。

我们到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参观，拜会所长于志勇，他是中日
尼雅遗址联合考察组中方负责人，亲自主持了对“五星出东方利中
国”等汉锦的现场发掘清理工作。他热情地介绍了考古所的情况，
考古发掘、研究和陈列室的藏品等信息，与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交
流，互赠图书，还把在浙江大学“东方论坛”作学术报告的讲稿也赠
与我，特别批准我们观摩了该馆珍藏、密不示人的“五星出东方利
中国”蜀锦原件。这件被视为国宝中的国宝级文物，历经两千多年，
能完整无损，熠熠生辉，真是人间奇迹，是代表我国汉锦最高工艺
与艺术水平的珍贵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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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丝路长，丝帛飘华芳。
往事越千年，蜀锦最辉煌。
中国是蚕丝文明的始创国，是世界丝绸、织锦和刺绣的发源地，中国丝

绸被视为古代光辉灿烂的东方文明的象征。古蜀地区是我国蚕桑丝绸业发
展最早最发达的地区，是我国蚕桑丝绸的一个源头和生产基地。1986年四
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纺轮，5000多枚来自印度洋海域的珍稀海贝、
2.6米高的青铜大立人头戴花冠、身着巨形龙纹异兽纹的华丽服饰等文物可
以佐证，在距今3300多年前的古蜀三星堆王国时期，丝绸手工业同玉雕、青
铜文化一样，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以成都平原为起点，通往滇缅、南亚、
西亚的商贸交通线已经形成。到汉代，成都因织锦业发达被称誉为“锦城”

“锦官城”，以其生产规模之大、专业分工之细、织造技艺之精，成为全国最著
名的织锦生产和商贸中心。蜀锦是我国古代最高丝织工艺水平的代表，兴于
先秦战国、盛于汉唐，因产于蜀地而得名，比后起于宋元时期的苏州宋锦、南
京云锦要早一千多年。早期的蜀锦称为古蜀锦，其显著特点之一是运用彩色
经线的颜色来显现花纹，总称为“经锦”，亦称“彩条经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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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139 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以长安为起点，一
路向西，经河西走廊达新疆至中亚、西亚、中近东、北非及地中
海沿岸希腊罗马等文明古国，串联起一条人类历史上最长最古
老的横跨欧亚大陆 7000 多公里的丝绸之路，把世界上几大文明
中心(包括中国、古印度、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埃及以
及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和几大宗教 (如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
教、佛教和道教等)都联通汇聚在一起，以丝绸为始源和主导的
物质贸易到多种文明的融汇交流，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
展和进步。

世界通过丝绸认知中国，中国通过丝绸走向世界。汉唐时期
长达一千多年，是丝绸之路发展繁荣的兴旺时期，是我国封建社
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亦是川蜀蚕织业生产发展的高峰时期。随着
丝绸之路的拓展和繁荣，国内外对丝绸织锦的需求不断增长，品
种和数量不断增加，川蜀丝绸成为我国沿着丝绸之路大量外输
的大宗商品。西汉大文学家、辞赋大师扬雄在《蜀都赋》中咏赞成
都织锦盛况“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尔乃其人，自造奇锦，发
文扬彩，转代 穷”。东晋左思也在其《蜀都赋》中描述“伎巧之
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三国至南北朝
形成“绫锦专为蜀有”之垄断局面。南朝刘宋时期(公元 420-479
年)丹阳（今南京）的太守山谦之在川蜀招募百工在丹阳苑城斗场
建织锦工场，称“斗场锦署”，山谦之在《丹阳记》中记述“江东历
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
蜀，至是始乃有之”。蚕丝制品是一种有机质的动物蛋白纤维，极
易腐朽变质，无论在地下或地上都极难长久地保存，唯独在北方
丝路上特别是新疆地区，由于气候十分干燥，昼夜温差很大，在
许多古墓中出土的丝绸文物历经千年而不朽，才能得以展现在
世人面前，让世人能够一睹汉唐蜀锦的华丽风采。

1901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向导的带领下发现了掩埋在
一片沙海之中的尼雅遗址，盗掘了大量的丝路珍贵文物，第一次即
掠走十几大箱文物，包括丝绸织锦，此后又三次到尼雅以及吐鲁
番、敦煌等地淘宝。斯坦因对尼雅遗址的发现轰动世界，紧随其后
有法国的伯希和、美国的亨廷顿、日本大谷探险队的吉瑞超以及俄
罗斯、芬兰等国的探险家们闻风而至，纷纷踏上古老而神秘的丝绸
之路肆意盗掘、疯狂掠夺，致使我国大量弥足珍贵的丝路文物流失
境外。包括大量的汉简、梵文、 卢文简牍文书、艺术品、丝绸制
品、钱币、印章、绘画、壁画、雕刻精美的石刻艺术，甚至尼雅遗址上
雕刻精美具有浓郁西域风格的建筑构件亦被斯坦因切割分块装箱
运出境外，这些丝路上流出境外的大批文物，分别被收藏于英国的
大英博物馆、伦敦的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印度的新德里博物
馆、俄罗斯的艾米尔塔什博物馆、美国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法国
的吉美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日本的国立东京博物馆、古都奈良的
正仓院和法隆寺等众多的国际著名文博单位，其中以日本收藏的
中国丝绸织锦文物最多、品类最丰富，上自汉唐、下至明清的蜀锦
在日本的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官办或民间的文化单位多有收
藏。蜀锦在日本被称为“蜀江锦”，“蜀江”名称可能源自唐代，唐代
不少著名诗人在诸多的诗词中咏赞盛产蜀锦的“锦城”“锦官城”，
把锦工濯洗蜀锦的江流称为“锦江”“濯锦江”或“蜀江”，也泛指川
江（即岷江），是成都和川蜀的母亲河，古蜀文明的摇篮。蜀江之名
在唐诗中屡见不鲜，白居易在著名长诗《长恨歌》中有“蜀江水碧蜀
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等名
句。唐乾符三年(公元 876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在成都修筑罗
城，改道江流，疏通河道，继秦蜀守李冰修筑都江堰，蜀汉丞相诸葛
亮岁岁派兵修堰保堰、开江引水入成都之后，又做了不少修护工
作。他在《锦江春望》的诗中吟咏：“蜀江波影碧悠悠，四望烟花匝郡
楼，不会人家多少锦，春来尽挂树梢头。”诗中描述的蜀江即指锦城
的锦江，“不会”是“不解”的意思，这首诗反映了当时民间的织锦户
把织成的蜀锦放在江水清澈的蜀江中濯洗之后，挂在树梢上晾晒
的情形。唐代诗人张何著有一首《蜀江春日文君濯锦赋》，描述蜀中
才女、成都名士司马相如之妻卓文君制作的文君锦(汉代的一种蜀
锦)放在春日的蜀江中濯锦时发生的种种奇幻变化，是诗人对蜀锦
与濯锦的一首赞歌。丽人与美锦相辉映，表现了诗人超人的想象力
与浪漫情怀。唐代是中日人文往来与文化交流最兴盛的一个时期，
在日本，蜀锦被视为中国锦的代表，汉唐经锦被称为古代锦中之
王，蜀江锦因产于蜀江之畔、濯洗于蜀江之水而鲜艳明丽，受到日
本各界高度赞赏、争相收藏。近年有日本学者把丝绸之路向东延伸
至京都奈良，是一种明智之举，实际上邻邦日本是海上丝绸之路最
早联通的国家之一。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
(尼雅出土，汉末三国时期)

“王侯合昏(婚)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衾局部
(尼雅出土，汉末三国)

“云头宝相花纹”锦鞋
(唐代，吐鲁番出土)

“长乐明光”锦男裤
(尼雅出土，汉末三国)

“世母极锦宜二亲传子孙”锦
( 面，尼雅出土，汉末三国)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局部

作者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观摩“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原件


